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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施
耐
庵
寫
男
女
人
物
配
對
，
喜
用
強
烈
對
比
，
例

如
貌
美
如
花
的
潘
金
蓮
，
配
以
﹁
三
寸
釘
穀
樹
皮
﹂

武
大
郎
；
一
美
一
醜
，
而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
則

配
以
﹁
矮
腳
虎
﹂
王
英
；
一
高
一
矮
。

話
說
祝
家
莊
前
門
塵
頭
起
處
，
山
坡
下
約
有
二
三
十
騎

軍
，
當
中
簇
擁

一
員
女
將
，
正
是
扈
家
莊
女
將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
一
騎
青
騣
馬
，
掄

日
月
雙
刀
，
引

三

五
百
莊
客
，
前
來
祝
家
莊
策
應
。

﹁
及
時
雨
﹂
宋
江
見
狀
乃
問
誰
敢
迎
敵
？
陣
中
﹁
矮
腳

虎
﹂
王
英
乃
好
色
之
徒
，
見
來
人
是
女
將
，
一
心
以
為
可

以
佔
便
宜
，
便
請
纓
上
陣
。

王
矮
虎
武
功
稀
鬆
，
豈
是
扈
三
娘
對
手
，
打
了
十
多
回

會
，
佔
不
到
便
宜
，
便
已
手
顫
腳
麻
，
槍
法
大
亂
。
扈
三

娘
看
在
眼
裡
，
雙
刀
直
上
直
下
砍
下
來
，
王
矮
虎
無
法
招

架
，
回
馬
欲
走
，
卻
被
扈
三
娘
伸
手
捉
住
，
提
脫
雕
鞍
，

眾
莊
客
一
湧
而
上
，
活
捉
了
王
矮
虎
。

﹁
摩
雲
金
翅
﹂
歐
鵬
看
見
王
矮
虎
被
擒
，
挺
槍
來
救
，

扈
三
娘
縱
馬
挎
刀
拒
敵
。
歐
鵬
乃
軍
班
子
弟
出
身
，
槍
法

精
熟
，
唯
面
對
扈
三
娘
，
仍
未
能
佔
上
風
。
一
旁
的
﹁
火

眼
狻
猊
﹂
鄧
飛
見
王
矮
虎
被
擒
；
歐
鵬
又
鬥
不
下
扈
三

娘
，
便
掄

一
條
鐵
鏈
，
拍
馬
上
前
，
準
備
夾
攻
扈
三

娘
。祝

家
莊
上
已
看
了
多
時
，
唯
恐
扈
三
娘
有
失
，
慌
忙
放

下
吊
橋
，
開
了
莊
門
，
祝
龍
親
自
帶
領
三
百
餘
人
，
殺
出

莊
來
，
驟
馬
提
槍
出
莊
捉
宋
江
，
﹁
鐵
笛
仙
﹂
馬
麟
見

狀
，
揮
舞
雙
刀
迎
住
祝
龍
廝
殺
，
鄧
飛
亦
恐
宋
江
有
失
，

不
離
宋
押
司
左
右
。

兩
陣
喊
殺
連
天
，
馬
麟
鬥
不
過
祝
龍
，
歐
鵬
贏
不
了
扈

三
娘
，
宋
江
看
在
眼
裡
，
心
中
正
惶
恐
之
際
，
只
見
一
彪

人
馬
從
斜
殺
出
，
宋
江
一
看
來
人
是
﹁
霹
靂
火
﹂
秦
明
，

頓
時
喜
出
望
外
，
大
叫
：
﹁
秦
統
制
，
你
可
替
馬
麟
。
﹂

﹁
統
制
﹂
是
秦
明
未
上
山
入
夥
前
的
官
銜
，
宋
江
在
此

生
死
相
搏
關
頭
，
心
中
仍
眷
戀
官
場
那
一
套
，
不
稱
﹁
秦

兄
弟
﹂，
而
呼
﹁
秦
統
制
﹂，
可
見
宋
押
司
之
上
山
控
制
梁

山
泊
，
仍
念
念
不
忘
他
朝
有
日
，
重
返
朝
廷
做
官
。

秦
明
此
人
有
勇
無
謀
且
性
急
，
拍
馬
飛
起
狼
牙
棍
，
直

取
祝
龍
，
二
人
鬥
在
一
起
。
馬
麟
趁
此
往
救
王
矮
虎
，
扈

三
娘
見
馬
麟
來
救
人
，
便
擺
脫
歐
鵬
截
住
馬
麟
，
各
人
鬥

個
不
可
開
交
。

秦
明
武
功
在
祝
龍
之
上
，
只
鬥
了
十
回
合
，
祝
龍
已
呈

敗
象
，
莊
門
裡
面
，
教
師
欒
廷
玉
見
狀
，
帶
了
鐵
鎚
，
挺

槍
上
馬
，
殺
出
增
援
。
歐
鵬
趨
前
要
鬥
欒
廷
玉
，
欒
廷
玉

不
與
正
面
交
鋒
，
斜
刺
便
走
，
歐
鵬
趕
上
去
，
卻
被
欒
廷

玉
一
飛
鎚
打
翻
落
馬
。

鄧
飛
連
忙
叫
眾
嘍
囉
往
救
歐
鵬
，
自
己
則
往
鬥
欒
廷

玉
。
但
是
，
欒
廷
玉
不
與
鄧
飛
纏
鬥
，
而
是
直
取
秦
明
，

以
解
祝
龍
之
危
。

秦
、
欒
二
人
鬥
了
一
二
十
個
回
合
，
不
分
勝
負
。

欒
廷
玉
賣
個
破
綻
，
落
荒
即
走
，
秦
明
拍
馬
追
去
，
欒

廷
玉
縱
馬
跑
入
荒
草
叢
，
秦
明
不
知
是
計
，
追
入
草
叢

時
，
被
祝
家
莊
預
先
埋
伏
的
人
，
拽
起
絆
馬
索
，
連
人
帶

馬
絆
翻
，
捉
了
秦
明
。

鄧
飛
見
秦
明
失
手
被
擒
，
趕
往
救
援
，
也
被
祝
家
莊
埋

伏
的
人
用
撓

搭

活
捉
。

宋
江
好
大
喜
功
，
帶
了
武
功
稀
鬆
的
王
矮
虎
、
歐
鵬
、

馬
麟
及
鄧
飛
打
頭
陣
，
而
安
排
武
功
高
的
﹁
豹
子
頭
﹂
林

沖
、
﹁
小
李
廣
﹂
花
榮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於
後
隊
。

宋
押
司
不
曉
遣
兵
調
將
，
導
致
出
師
不
利
，
王
矮
虎
、

鄧
飛
及
秦
明
失
手
被
擒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四
六
︶

我
愛
聽
毛
阿
敏
的
歌
，
也
覺
得
她
人
很

美
。
也
許
這
是
偏
愛
，
因
為
毛
阿
敏
並
不

紅
。
聽
說
有
一
個
時
期
她
想
來
香
港
發

展
，
但
因
不
懂
廣
東
話
，
後
來
又
回
去

了
。
我
對
她
的
了
解
很
少
，
只
是
有
一
次
特
區

籌
委
會
在
北
京
開
會
，
曾
搞
了
一
個
小
型
的
晚

會
，
請
了
毛
阿
敏
來
唱
歌
，
那
一
次
便
有
驚
艷

的
感
覺
。

為
甚
麼
喜
歡
她
的
歌
，
因
為
她
唱
歌
不
造

作
、
不
誇
張
，
歌
聲
甜
美
，
平
實
而
悠
揚
。
現

在
這
種
平
實
的
歌
聲
並
不
太
受
歡
迎
，
青
年
人

喜
歡
動
作
多
多
、
活
力
十
足
的
青
年
歌
手
。
像

毛
阿
敏
的
歌
，
大
概
只
有
在
中
老
年
聽
眾
中
才

有
市
場
。

她
的
一
曲
︽
思
念
︾，
令
人
久
久
難
忘
。
歌
詞

也
的
確
寫
得
好
！
﹁
你
從
哪
裡
來
，
我
的
朋

友
﹂
，
﹁
我
們
已
經
分
別
得
太
久
太
久
！
﹂
，

﹁
你
像
一
隻
蝴
蝶
，
飛
進
我
的
窗
口
﹂，
﹁
難
道

你
又
要
匆
匆
離
去
，
把
聚
會
當
作
一
次
分
手
﹂

⋯
⋯

。
寓
意
深
長
，
旋
律
悠
揚
，
在
毛
阿
敏
的

口
中
唱
出
，
令
人
有
無
限
遐
思
。

這
首
︽
思
念
︾，
我
聽
過
的
有
兩
個
版
本
，
一

個
是
毛
阿
敏
獨
唱
的
，
另
一
個
是
與
那
英
合
唱

的
，
各
有
各
的
味
道
，
聽
之
令
人
低
迴
不
已
。

我
買
了
一
隻
毛
阿
敏
的
歌
碟
，
大
概
是
A

貨
，
唱
的
是
毛
阿
敏
的
歌
聲
，
畫
面
上
卻
是
另

一
位
女
子
，
不
知
是
甚
麼
緣
故
。
大
概
是
嫌
毛

阿
敏
不
夠
漂
亮
吧
，
要
配
上
另
一
位
﹁
木
美

人
﹂
？

毛
阿
敏
與
劉
歡
合
唱
一
首
多
年
前
全
運
會
的

會
歌
，
也
十
分
動
聽
。
劉
歡
又
是
我
喜
愛
的
一

位
男
歌
手
，
他
們
的
合
作
，
真
是
﹁
絕
配
﹂。

最
近
看
到
一
篇
北
京
的
隨
筆
，
說
毛
阿
敏
有

一
位
同
居
男
友
，
他
們
住
在
那
位
作
者
的
近

鄰
，
過
去
出
雙
入
對
，
後
來
男
的
不
見
了
。
也

許
是
分
手
了
，
也
許
男
的
是
吃
﹁
軟
飯
﹂
的
，

捲
了
女
的
錢
跑
了
。
事
實
如
何
，
無
法
找
到
旁

證
。
但
願
毛
阿
敏
即
使
人
財
兩
失
，
也
不
必
太

過
傷
心
吧
。

內
地
喜
歡
港
台
歌
星
，
連
過
去
一
度
被
禁
的

台
灣
張
惠
妹
，
九
月
才
在
成
都
開
演
唱
會
，
六

月
八
日
售
票
，
兩
天
便
搶
購
了
數
十
萬
元
的
門

票
。唉

，
真
是
本
地
薑
不
辣
！

與
通
脹
相
對
的
，
是
通
縮
，
不

過
二
者
雖
然
相
對
，
但
卻
對
經
濟

都
有
不
良
影
響
。
做
為
一
個
小
市

民
，
如
果
在
二
者
之
間
作
選
擇
，

相
信
寧
願
選
的
是
通
縮
，
因
為
通
縮
帶

來
的
，
是
物
價
的
下
降
，
吃
頓
飯
也
比

較
便
宜
，
不
像
在
通
脹
裡
，
要
把
午
餐

當
成
下
午
茶
才
敢
去
吃
。

說
到
縮
，
有
時
卻
是
因
為
脹
而
引
起

的
。
就
像
我
的
朋
友
那
樣
，
因
為
房
租

漲
價
了
，
要
搬
離
居
住
二
十
多
年
的
熟

悉
環
境
，
到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去
。
搬

是
一
定
要
搬
的
，
搬
了
之
後
，
居
住
空

間
會
不
會
縮
水
變
得
小
了
？
那
是
一
定

的
，
因
為
我
自
己
就
是
因
為
搬
家
，
而

要
付
出
更
多
房
租
之
外
，
房
子
更
縮
小

了
差
不
多
一
半
，
不
得
不
把
心
愛
的
多

年
藏
書
送
走
。

現
在
回
想
送
走
的
書
，
還
心
痛
不

已
。
甚
麼
都
縮
小
的
時
候
，
書
本
為
何

不
能
有
縮
小
本
？
如
果
有
縮
小
本
的

書
，
那
多
好
？
不
過
，
放
眼
如
今
的
出

版
，
不
但
沒
有
書
的
縮
本
，
而
且
還
愈

出
愈
大
本
，
好
賣
價
錢
嘛
，
好
有
理
由

去
把
書
價
漲
上
去
嘛
。

廣
東
話
特
有
的
和
縮
相
關
的
詞
，
是

縮
沙
。
︽
孟
子
︾
說
：
﹁
自
反
而
縮
，

雖
千
萬
人
吾
往
矣
。
﹂
孟
子
說
的
縮
，

是
理
直
，
理
直
則
氣
壯
，
氣
壯
則
無

懼
，
就
算
千
萬
人
在
遊
行
示
威
，
也
要

去
做
。
但
是
，
政
府
有
時
為
甚
麼
一
看

到
遊
行
，
就
把
原
先
的
提
案
縮
沙
收
回

呢
？
是
否
在
政
府
的
字
典
裡
，
縮
就
是

縮
沙
的
縮
，
而
不
是
孟
子
說
的
縮
？
應

該
是
的
，
因
為
香
港
過
去
是
英
國
殖
民

地
，
受
的
是
英
式
教
育
，
恐
怕
如
今
還

有
不
少
人
不
知
孟
子
是
誰
呢
。

香
港
的
環
境
，
近
年
來
令
中
產
也
要

節
衣
縮
食
，
以
及
縮
小
居
住
空
間
才
能

過
活
，
這
樣
縮
的
結
果
，
是
不
是
讓
中

產
者
去
遊
行
示
威
，
變
得
愈
來
愈
理
直

氣
壯
？
政
府
應
該
深
思
這
深
層
的
問
題

啊
！

前
首
相
他
信
四
十
四
歲
的
幼
妹
英
祿
領

導
的
在
野
﹁
為
泰
黨
﹂
在
國
會
大
選
中
取

得
過
半
數
席
位
，
有
機
會
成
為
泰
國
首
位

女
總
理
。

政
壇
新
人
輕
易
上
位
，
容
貌
亮
麗
，
更
具
新

聞
價
值
，
議
論
也
特
別
多
，
何
況
這
位
美
女
背

後
有
一
位
強
大
的
男
人
。
所
以
，
造
妹
、
克
隆

人
、
代
哥
出
征
、
美
女
總
理
、
他
信
傀
儡
、
他

信
代
言
人
等
充
滿
歧
視
的
詞
彙
充
斥
於
媒
體
。

在
男
權
社
會
，
女
人
的
背
後
有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
又
彼
此
信
任
的
男
人
是
她
的
幸
運
和
很
大

的
優
勢
，
這
種
幸
福
感
令
她
充
滿
自
信
，
散
發

魅
力
，
更
促
使
她
勇
往
直
前
，
登
上
權
力
最
高

位
。但

上
位
之
後
，
難
免
令
人
懷
疑
她
的
個
人
能

力
和
決
策
獨
立
性
。
這
個
背
後
的
男
人
如
何
影

響
她
，
影
響
到
何
種
程
度
，
是
好
是
壞
，
現
在

妄
下
結
論
為
時
太
早
。
只
是
，
英
祿
有
一
位
強

人
哥
哥
的
事
實
也
是
選
舉
期
間
的
公
開
資
料
，

而
她
所
領
導
的
政
黨
還
是
贏
了
，
說
明
選
民
已

把
﹁
哥
哥
﹂
干
政
的
風
險
計
算
在
內
。

其
實
，
抽
離
來
看
，
即
使
不
是
他
信
妹
妹
，

另
一
個
女
人
或
男
人
當
選
，
背
後
也
總
會
有
一

個
或
一
群
男
人
。
記
得
○
八
年
美
國
民
主
黨
總

統
初
選
時
，
也
有
人
提
到
，
如
果
希
拉
里
當

選
，
就
會
出
現
克
林
頓
管
治
的
延
續
，
然
而
，

他
們
還
是
打

﹁
選
一
送
一
﹂
的
選
舉
策
略
，

結
果
，
希
拉
莉
在
幾
個
大
州
票
數
領
先
；
雖
然

最
後
退
選
，
但
反
映
了
﹁
背
後
男
人
﹂
的
作

用
，
是
正
面
或
負
面
，
往
往
取
決
於
這
個
男
人

的
對
外
形
象
。

所
以
，
英
祿
的
背
後
如
果
有
流
放
的
前
總
理

哥
哥
隔
洋
隔
空
出
謀
獻
計
，
也
未
嘗
不
是
一
件

好
事
。
她

聰
明
的
話
，
哥
哥
的
前
朝
經
驗
可

以
借
鏡
，
哥
哥
的
人
脈
會
壯
大
其
團
隊
。

作
為
一
個
掌
握

國
家
命
脈
的
人
，
背
後
的

人
很
重
要
，
但
身
邊
的
謀
士
更
重
要
，
前
庭
後

院
可
以
互
為
平
衡
，
站
在
前
台
的
女
人
如
何
篩

選
並
運
用
背
後
男
人
的
資
源
也
是
她
的
智
慧
。

其
實
，
無
論
男
人
或
女
人
，
背
後
有
人
都
是
幸

福
的
。
因
為
背
後
的
人
給
予
我
們
的
不
但
是
暗

中
保
護
的
安
全
感
，
還
有
抽
離
現
象
看
本
質
的

提
點
。

女人背後的男人

一
九
九
五
年
、
安
藤
忠
雄
、
淡
路
夢
舞

台
、
普
立
茲
克
獎
、
神
戶
地
震
，
這
一
大

堆
名
字
好
像
沒
有
關
係
，
但
實
際
上
卻
有

千
絲
萬
縷
的
關
係
。
一
九
九
五
年
安
藤

忠
雄
奪
得
建
築
界
的
最
高
榮
譽
﹁
普
立
茲
克

獎
﹂，
同
年
，
神
戶
大
地
震
造
成
重
大
傷
亡
，
於

是
他
把
從
﹁
普
立
茲
克
獎
﹂
拿
得
的
十
萬
美
元

獎
金
全
數
捐
給
地
震
倖
存
的
孤
兒
。
另
外
，
他

亦
參
與
了
在
神
戶
地
震
震
央—

—

淡
路
島
的
重

建
工
程
，
設
計
了
﹁
淡
路
夢
舞
台
﹂。

安
藤
忠
雄
的
信
念
是
﹁
經
過
地
震
的
災
難

後
，
倘
若
人
民
不
能
覺
得
住
在
這
裡
是
很
好
的

話
，
這
裡
就
會
變
成
一
個
廢
墟
。
﹂
所
以
，
他

的
設
計
理
念
是
希
望
人
民
可
以
盡
量
感
受
到
大

阪
灣
的
景
觀
，
故
此
整
個
項
目
的
設
計
，
依
山

而
建
盡
量
發
展
室
外
的
空
間
，
只
在
個
別
空
間

營
造
比
較
寧
靜
的
室
內
環
境
。

如
果
將
﹁
淡
路
夢
舞
台
﹂
比
喻
為
一
座
大
型

劇
場
，
那
麼
，
佇
立
海
邊
仰
首
，
便
是
觀
賞
夢

舞
台
的
最
佳
位
置
。

夢
舞
台
左
邊
，
有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
茶
室

與
淡
路
島W

estin

飯
店
︵T

he
W
estin

A
w
aji

Island

︶
；
舞
台
中
間
，
錯
落

海
之
教
會
、
貝

之
濱
、
圓
形
劇
場
、
百
段
苑
、
空
庭
；
舞
台
右

邊
，
則
有
空
庭
、
橢
圓
形
劇
場
、
海
迴
廊
、
山

迴
廊
、
水
庭
、
奇
蹟
之
星
溫
室
與
野
外
劇
場
。

百
段
苑
是
安
藤
忠
雄
特
別
為
紀
念
神
戶
地
震

亡
靈
而
設
計
，
地
處
夢
舞
台
西
側
臨
海
的
位

置
，
可
以
眺
望
大
阪
灣
，
以
三
組
大
正
方
形
所

構
成
、
為
數
達
一
百
個
的
小
花
圃
，
種
植
各
種

各
樣
的
鮮
花
群
，
中
間
貫
穿

十
公
尺
的
水
景

階
梯
，
流
水
淙
淙
，
充
滿
綠
意
、
環
保
和
寧
謐

的
氣
息
。
遊
逛
其
中
，
不
禁
想
知
道
安
藤
忠
雄

可
會
為
二
○
一
一
年
日
本
東
北
地
震
海
嘯
的
亡

靈
做
些
甚
麼
？

夢舞台祭地震亡靈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中，有如下一
段對話：

基里洛夫：上帝是少不了的，所以他應該存在。

彼得：呵，這很對呀。

基里洛夫：可是我知道並沒有上帝，也不可能

有。

彼得：這很可能。

基里洛夫：難道您不明白，一個人同時抱 這兩

種想法是活不下去的嗎？

彼得：所以就得開槍自殺？

基里洛夫：我必須表明我不信神，對我來說，最

崇高的思想莫過於沒有上帝。人毫無作為，卻發明

了一個上帝，為的是活下去，不自殺，這就是迄今

為止的全部世界史。在世界史上，我是第一個不願

意發明上帝的。

基里洛夫果然自殺了。可他並非為上帝問題痛不
欲生的唯一之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部小說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為此問題同樣備受煎
熬。伊凡響徹整個地球的名言是：「如果上帝不存
在，那麼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伊凡的思維方式
與基里洛夫相同，只是他的思想更犀利，提出的質
疑更尖銳。
伊凡問的是，既然上帝是無所不曉、無所不能，

是至愛至善至真和人類的最高立法者，那麼，當土
耳其士兵設法將抱在母親懷裡的嬰兒逗笑，然後用
手槍把嬰兒腦袋打碎的時候，上帝在哪裡？他為甚
麼不降臨大地表示憤怒？還有，當那位兇殘的將
軍，唆使狼狗將一個年僅8歲的孩子撕成碎片的時
候，上帝又在哪裡？他為甚麼又一次不加阻止、不
予譴責？——這樣的上帝，難道是可信的嗎？退一
萬步說，即使他存在，又有何用？他的價值，甚至
抵不上受難的孩子的一滴眼淚、一聲哭泣。既然如
此，上帝所代表的終極價值，豈不是虛妄？上帝的
神聖天父身份，豈不是可笑？既然明辨善惡的上帝

沒有了，既然人類倫理和社會規範的立法者不存在
了，那麼人還有甚麼必要遵守道德與倫理呢？本
來，人之所以樂善好施、關懷鄉鄰、博愛眾人，是
因為在上帝的神聖和人類的生存意義之間存在 聯
繫，是因為通過遵守道德戒惡行善，人可以分有神
的榮耀，超越自然萬物而獲得尊嚴感，進入精神上
的崇高境界。可是現在，孩子的無辜被害，母親的
悲痛哭嚎，兇手的逍遙法外，共同構成了確鑿的證
據，證明了上帝的並不存在，證明了並沒有一個崇
高完美的神聖，可以讓人追尋信仰，可以因行善事
受其寵愛，如做壞事則遭懲罰。行善與作惡，好人
與歹徒，既然全無果報，無獎無懲，結局一樣，那
麼他們之間還有甚麼根本區別？又有甚麼必要加以
區別？由此推導下去，結論只能是——一切價值都是
虛妄的，一切行為都是可以允許的，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無可無不可。
基里洛夫和伊凡的內心痛苦及分裂，他們在信仰

道路上的質問、猶疑與探索，作家本人是感同身受
的。基里洛夫說，「上帝折磨了我一輩子」，類似
的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說過。1854年，在一
封信中，他寫道：「我是時代的孩童，直到現在，
甚至直到墳墓都是一個沒有信仰和充滿懷疑的孩
童。這種對信仰的渴望使我過去和現在經受了多少
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對的論據越多，我心中的這
種渴望就越強烈。」1870年，作家談及《卡拉馬佐
夫兄弟》的創作時說：「貫穿在小說中的主要問
題，就是我有意無意之間苦惱了一輩子的問題——
上帝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上帝的信仰，

絕非愚昧和被動的接受，更非盲目追隨東正教傳
統，而是經過了反覆的思考，忍受 巨大的精神折
磨，抗拒 內心分裂的痛苦，憑 一種深邃的宗教
情懷得到的。由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經歷，他明白，
基里洛夫和伊凡對上帝的質疑及反抗，是由人類理

性和實證主
義推導出的
虛無主義，
這種思想植
根並發端於
人 性 的 深
處。
如果我們

更仔細地考
查「如果上
帝不存在，
那麼一切都
是可以允許
的 」 這 句
話，便會察

覺，它的前半句是虛無主義的前提，後半句則是虛
無主義的結論。從邏輯上講，誰都可以據此推演下
去——既然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那還要道德幹甚
麼？既然道德都不要了，那人不是可以為所欲為了
嗎？不是可以隨意偷盜搶劫、殺人放火了嗎？不是可
以任意欺詐別人而不受良心譴責了嗎？不是可以任窮
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餓斃街頭，自己卻衣 華
麗、載歌載舞、燈紅酒綠，而且一點也用不 感到
羞恥，甚至連一點惻隱之心都不必有了嗎？——
這，不僅僅是由虛無主義的邏輯能夠作出的推論，
它們恰恰是19世紀下半葉俄國社會的真實狀況。而
且，更可怕的是，它們是不信上帝沒有信仰的人的
人心所向，是沒有愛心的人的人性之必然。
正是看到了虛無主義的偏狹和自私，正是因為擔

憂虛無主義的冷酷邏輯和荒唐結論對人們的毒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殫精竭慮、日夜寫作、慘淡經營，
與虛無主義鬥爭了一生。在作家看來，搶劫、偷
盜、詐騙、兇殺、賣淫，種種人間罪惡、苦難及社
會腐敗現象，這些全不足懼，並非不可防治，真正
令人恐懼、不易救藥且難以根除的，恰恰是各種虛
無主義思潮，是這些思想和思潮對人們、特別是年
輕人的腐化與裹挾。怎樣才能化解這種危害，怎樣
才能恢復上帝的威信，怎樣才能使耶穌的愛普及人
心，這些問題一直困擾和激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其對信仰的虔誠和用心的良苦，今天想來都是令人
感佩的。
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時，我不禁在想，在中

國，我們為甚麼就鮮見陀氏的這種情懷？為甚麼我
們就沒有這種對罪惡與苦難的審視以及這種對神聖
終極價值的執 追尋？是中國人從來就生活得美滿
幸福，這片土地上沒有多少罪惡與苦難，因此無須
費心去探源索流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限於文章
篇幅，歷史上的罪孽，這裡就不談了，單說近年來
駭人聽聞的種種事實吧。貪污受賄幾千萬甚至上億
元的貪官污吏，一個接 一個，前仆後繼，這些人
到底是怎麼想的？他們為何如此貪婪？一些掌握公
權者，動用暴力對平民房屋強制拆遷，引發了一起
又一起血案，他們的心腸是石頭做的嗎？他們自己
及父母不也要住在屋子裡嗎？他們怎麼就對被拆遷
者沒有一點惻隱之心？還有胡斌、李啟銘、藥家鑫
這些馬路殺手，怎麼竟視他人生命如草芥？那些製
造假煙、假酒、染色饅頭、有毒奶粉，用硫磺熏中
藥、用瘦肉精餵豬、用膨大劑催熟西瓜、將含劇毒
農藥的水果蔬菜投向市場的人們，良心到哪裡去
了？他們還有沒有一點點道德？
對這些罪孽與惡行，我們不僅要從政治、經濟和

社會生態中尋找原因，而且要借鑒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方法，從人性、道德和信仰危機的角度去辨析。
這樣我們就能明瞭，上述罪孽的行施者，都是一些
失去信仰和從來沒有信仰的人，都是不知和不信世
上有神聖價值的人，都是一些自覺或不自覺的虛無
主義者。正是因為失去或沒有了信仰，他們才隨世
俗潮流浮沉；正是因為不知和不信神聖價值，他們
才把金錢看得比一切都重，才為了金錢不擇手段；
正是因為精神和內心的空虛，他們才放縱自己、踐
踏道德，無視別人的幸福、健康乃至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告訴我們，要改良社會，

要恢復和重建華夏道德體系，要讓罪人戒惡從善，
要讓慣於在虛無中生活的人們守倫理講良心，我們
就必須為文化、道德尋找神性終極價值作為根基，
要用可靠的信仰重塑人心，用愛給斷裂的社會補
情，只有愛能化解偏見、成見與仇恨，讓人看到希
望和光明。

「一丈青」扈三娘

我愛毛阿敏的歌

韋基舜

客聚

前
兩
星
期
談
愛
因
斯
坦
意
猶
未
盡
，
隨
後
看
到
報

上
有
﹁
給
愛
因
斯
坦
教
授
的
信
﹂
徵
文
廣
告
，
忍
不

住
擊
節
叫
好
，
也
來
湊
湊
興
，
把
信
寫
在
這
裡
。

親
愛
的
愛
因
斯
坦
先
生
：

慚
愧
，
我
不
懂
科
學
，
也
不
了
解
﹁
相
對
論
﹂，
喜
歡

你
，
最
初
是
從
你
少
年
和
老
年
兩
張
照
片
開
始
，
看
到
好

清
純
可
愛
聰
慧
的
少
年
；
好
神
采
飛
揚
而
善
良
的
長
者
，

眼
前
一
亮
，
讀
中
學
時
就
做
定
你
的
粉
絲
了
。

往
後
從
傳
記
認
識
你
，
對
你
就
越
來
越
喜
歡
。
想
像

中
，
以
為
凡
是
科
學
家
，
應
該
是
終
日
埋
頭
埋
腦
，
不
苟

言
笑
，
談
不
上
有
一
絲
感
性
的
獃
子
。
而
你
，
可
真
不
是

這
樣
啊
，
雖
然
你
說
從
來
不
會
花
時
間
在
娛
樂
消
遣
上
，

可
是
看
你
全
神
貫
注
拉
小
提
琴
的
照
片
，
和
說
你
如
何
深

愛
巴
哈
、
莫
扎
特
，
以
及
帶

微
笑
悠
閒
駕
駛
自
行
車
，

伸
出
舌
頭
拍
照
那
麼
童
心
未
泯
，
你
的
人
生
好
不
燦
爛
和

多
采
！

你
一
生
樸
素
，
不
求
美
食
，
長
年
不
修
邊
幅
，
吃
聖
餐

也
不
打
扮
，
性
格
多
麼
平
易
近
人
！

也
許
偉
大
人
物
從
來
都
不
覺
得
自
己
偉
大
，
你
總
是
謙

說
自
己
沒
甚
麼
了
不
起
，
埋
怨
傳
媒
吹
捧
過
大
，
早
知
自

己
說
每
句
話
，
記
者
都
珍
之
重
之
記
錄
下
來
，
你
就
躲
進

地
洞
裡
，
多
孩
子
氣
又
多
認
真
！
正
因
你
討
厭
與
你
同
時

代
那
些
誇
誇
其
談
，
為
自
己
作
大
吹
牛
的
科
學
家
，
憐
惜

智
力
不
健
全
的
讀
者
，
上
了
不
負
責
任
作
者
和
出
版
商
的

當
，
你
才
要
求
自
己
慎
於
言
行
。
你
的
誠
懇
，
好
不
令
我

感
動
！

小
時
候
看
到
小
羅
盤
驚
喜
難
忘
，
後
來
便
引
發
你
研
究

科
學
，
可
見
天
生
聰
慧
的
孩
子
，
人
家
看
來
平
凡
的
事

物
，
對
他
都
有
啟
發
作
用
。
今
日
的
孩
子
接
觸
那
麼
多
新

奇
事
物
，
倒
還
沒
有
出
現
另
一
個
再
世
阿
爾
伯
特
愛
因
斯

坦
，
多
可
惜
！

最
後
，
愛
因
斯
坦
先
生
，
我
最
欣
賞
你
說
：
﹁
沒
有
甚

麼
比
人
性
更
超
越
，
人
只
有
本
身
修
煉
的
倫
理
道
德
才
可

以
永
垂
不
朽
！
﹂
你
不
止
是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還
是
偉
大

可
敬
的
智
者
了
。

深
致
　
敬
禮
！

這「愛」先生真可愛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縮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虛無、惡行與救贖

■陀思妥耶夫斯基。 網上圖片


